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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多年前，我走进株洲的一家森工企业，成了

一个穿蓝工装的工人。从天南地北运来的粗壮原

木，松、柏、樟、梓、杉……变成了枕木、梁柱、枪托、

弹柄、包装箱、纤维板、家具等，然后又装运奔向四

面八方。

在这里，我学的是刀具钳工，专门研磨切削原

木的电锯条，由领导安排教我的师父是来自上海

的王二郎。他既是一位老党员又是一位老技工，虽

是车间主任却又是磨刀班的成员。我第一次走进磨

刀间，他走上前笑着说：“你是阿拉第十个徒弟了，

好好跟我学吧。当一个有志气有技术的好工人。”我

赶快向他鞠了一个躬，叫了一声“王师父”。这就是

当年的拜师礼，我既没有呈上拜师帖，也没有给师

父敬上一杯酒。在焊接炉的火光中，在磨锯机的“咔

嚓”声中，我在师父身边待了 13年……

如今我年近八秩，多少回在梦里出现当年拜

师的情景，醒来后又想象史书中常提到的拜师帖

是什么模样。

丙午年的春风和畅中，我在株洲渌口区的第

四届渌商大会上，见到了隆重而热烈的拜师仪典，

见到了火红封皮夹着的拜师帖！

在开会之前，我碰见一位年轻的农艺师，他兴

奋地打开拜师帖，让我细读文字：“尊师道鉴：今以

诚敬之心，谨备芳纶之帖，承蒙尊师允纳门下，愿

执经问业，承教于前。尊师德艺双馨，乃行业翘楚，

术业精专，数载耕耘，成就斐然。弟子仰慕已久，愿

以师为范习其技艺，承其精神，行其正道。承投资

于人之宏旨，秉薪火相传之初心……”我刚看完，

他崇敬地说：“我的师父是一位鼎鼎有名的杂交水

稻专家。”

株洲县成为株洲城市圈的渌口区，破茧化蝶

已经 8 个年头了。它既是农业大区，粮林丰茂，风光

秀丽，同时又在工业制造、科技创新、商贸教卫、民

生服务等诸多领域，风生水起，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许多或在本土历练成长的栋梁之材，或在外地

乃至国外打拼而卓有成就的风云人物，为渌口区

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如时代华鑫董事长汤海涛、兆

源机电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王树峰、安东油田服务

集团创始人及董事会主席罗林、北京萌友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嘉斌、中国首位中医诊断学

博士张文安、北汽集团首席技师吴端华……

“任难笃行，精诚互赢”8 个字，概括为“渌商精

神”。“渌商”不仅仅是指企业家、商家，而是泛指出

自渌口这块土地及来自外乡钟情这块土地的名流

和普通大众。他们敢担重担，不惧艰险，一步一个

脚印地奋勇前行，专精于科技创新，诚信于社会价

值的务实守正，弘扬爱国情操，回报和反哺美丽乡

土。这种精神需要薪火相传，正如一棵大树的种

苗，需要播送和分株于更加广阔的天地，绿遍千山

万水。

于是有了这场区委、区政府精心筹划的拜师

会。25 位名师，代表工业、教育、医疗、农业、商贸、

服务 6 个领域，41 位徒弟皆为本土的技术骨干、人

民教师、医务工作者、厨师、新农人。这些师父我大

多只闻其名，缘吝一面，如中车株洲时代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杨军，获大

国工匠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

柳祥国，省蔬菜产业核心专家、国内辣椒培植领

军人物戴雄泽，中国烹饪大师、湘菜大师欧阳海

林……但教育领域我却有两位很熟悉的名师，一位

是曾湘漳，曾获全国优秀校长表彰，又获中国百名

创新校长奖，现为渌口区教育总顾问、区五中第一

书记，办学治校有方，声名久播不衰。另一位为邹艳

君，中国合唱协会常务理事、省合唱协会副理事长，

曾获文化部中华杯优秀指挥金奖，她以专业引领渌

口区音乐教育高质量提升，功不可没。

在优雅、清亮的音乐声中，名师和徒弟分批登

台，全场掌声雷动。

徒弟们恭立于师父面前，低首捧呈火红的拜

师帖，师父接过拜师帖后，回赠一个亮着红电光的

小火炬，继而在记者们的闪光灯前师徒并立，面向

全场见证者表示谢意。

在这一刻，我真的很感动。

拜师帖表达的是徒弟们的心声：勤学励志，不

辱私教，厚德精技，赤诚报效社会和人民。而师父

传递的火炬，象征的是光芒闪烁的“渌商精神”，是

重重的托付和殷殷的希望，祝愿徒弟们为渌口区

的明天追梦追光，为祖国的强盛和辉煌竭诚地奉

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我的眼中，忽然幻化出这样的画面：火红的拜

师帖，如征帆；红亮的火炬，如灯标。渌水扬波，湘

江鼓浪，桨橹划动水面，正奔向大海远洋！

谁能想到，一方名字里嵌着“泥”字的湖，竟藏

着洞庭之滨最鲜活的春韵？风是软的，裹着江南的

温润；水是清的，映着岸边的新绿，岸边草尖刚染嫩

色，水下的生灵便已蠢蠢欲动。我和三五好友专程

踏春而来，不为名山大川，只为赴白泥湖之约，看一

看这方湖底藏着的春日生机，品一品人与自然共生

的清欢。

这方卧在长江与洞庭之间的白泥湖，虽名带

“泥”字，湖底的白泥却莹白洁净，湖水澄澈见底，水

下摇摆的水草清晰可辨。还未走近湖岸，一缕淡淡

的水香便悄然漫来——没有鱼虾的腥气，只有水草

与湖水交融的清润，漫过鼻尖，沁人心脾。春风轻拂

湖面，涟漪层层叠叠，将岸边的新绿映入水底，如一

幅未干的水墨小品，寥寥几笔，尽得江南灵秀之气。

俯身往水里看，白泥莹白，水草轻晃，偶尔有小

龙虾举着钳子爬过，螃蟹则贴着湖底慢慢挪动，动

静不大，却藏着满湖的活气。同行的老渔民姓周，脸

被湖风吹得黧黑，手指粗糙，摸着船舷说：“湖水净，

鱼虾才肯来。”

他说的是实话。早些年，这湖也脏过，鱼虾越来

越少，岸边的草都蔫蔫的。后来长江大保护的政策

到了云溪，村里人守着湖做修复，种树、治污、禁捕，

一年又一年，湖水才慢慢变清，水草重新又长起来

了，那些走了的鱼虾，也陆续回了家。这湖水，从来

不是死的，是云溪人守出来的活气。

正说着，远处传来一声吆喝：“起网咯！”声音不

高，却裹着欢喜，和桨声、风声缠在一起。老周驾着

小木船，我们跟着往湖心去，渔网借着机械的力气

慢慢地往上提，我们几人都屏住了呼吸，怕惊着水

里的生灵。

白泥湖的水深刚好，光照也足，渔民们一直守

着“人放天养”的规矩，不喂人工饲料，鱼虾们靠湖

里的水草、小虫过日子，长得慢，却透着天然的鲜。

起初湖面很静，只有桨声和风吹绿草的轻响，等渔

网渐渐靠近岸边，水面突然热闹起来。

青鳞一闪，一尾鳜鱼率先跃出了水面，跟着，白

刁成群游过，银闪闪的一片，还有小龙虾在网里蹦

跳，螃蟹则横着身子爬，溅起的水花落在阳光下，像

碎银。老周笑着捞起一尾鳜鱼，细鳞泛着光，斑纹像

湖底的苔痕，挣扎得有力，透着股野性的灵秀。“你

看，这鱼只吃湖里的小鱼虾，没有土腥气，煮着最

鲜。”

中午在湖畔的“渔家乐”落脚，刚捞上来的水

产，做法最简单。清蒸鳜鱼，只放一点盐和姜片，旺

火蒸 10 分钟，揭盖的瞬间，鲜香直往鼻子里钻，鱼肉

嫩得入口即化，带着湖水的清甘。白刁用清水煮，撒

一把葱花，鲜得不用多余调味；小龙虾和螃蟹清蒸，

剥开来，肉紧实弹牙，满是春日的鲜气。

老周说，现在湖里的鱼虾多了，渔民们不用再愁

生计，一筐筐鱼虾运出去，成了云溪的名片。不用喊

什么口号，湖水清了，鱼虾肥了，日子就好了。这大概

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实在的样子——不

是挂在嘴边，是藏在渔民们的笑容里，藏在每一尾

鲜灵的鱼虾里。

夕阳西下时，霞光把湖面染成了暖金色，候鸟

归巢，渔舟靠岸，筐里的鱼虾还在蹦跳，老周的笑声

顺着风飘过来。我站在湖岸，风里带着湖香和鱼虾

的鲜气，忽然明白，这次来白泥湖，看的不只是鱼

虾，更是人与自然相处的默契。

春浸白泥湖，这方湖，用澄澈滋养着水中生灵，

用坚守见证着生态蝶变，云溪人守着湖，湖也滋养

着人。没有虚浮的抒情，只有实打实的生机与欢喜，

这，便是白泥湖最动人的春日模样。

武家滩是个村子。

九嶷河蜿蜿蜒蜒，过了螺蛳滩，穿过一片

荒无人迹的峡谷，从秀峰庙一拐出来，就汇入

了潇水。武家滩就在潇水河拐角的一处山坡

上。

潇 水 河 原 来 的 河 水 湍 急 ，滩 多 水 险 。从

江华大瑶山放下来的木排，常常在武家滩被

冲散，放排汉子也时常被卷进旋涡里。那时，

小 小 的 武 家 滩 村 ，就 孤 零 零 地 躺 在 岸 边 。20

世纪 70 年代 ，双牌水库拦腰把潇水河截断 ，

奔 腾 的 潇 水 河 变 得 温 顺 ，河 水 蓄 了 起 来 。河

滩被淹入水中，武家滩村整体移民搬迁到现

在的山上。

多年以前第一次来武家滩，也是初春。河

水将满未满，清澈碧绿。我们乘一艘简易的木

头渡船过九嶷河后，沿潇水河岸的山路走了几

分钟，穿过一片菜地，就到了武家滩。

武家滩散、小、破，十来间木头或黄土夯

的房子，零零散散地点缀在河岸斜斜的坡上。

武家滩最缺的是水。“水在河中流，人在岸

上愁”。村子没有几块水田，大多是旱地。村民

的生计，主要靠砍伐村子后面绵绵大山上的松

树和杉树。也有村民在山谷里开辟出三五块

地，种上黄精等中药材，换取一点生活费。再就

是靠河吃河。家家户户都有一条小小的渔船，

渔船上挂满丝网，网到鱼就拿去青口圩上变

卖，卖不掉的就用酸菜坛子里的酸水煮一下，

晾干，再烘烤，做成腊鱼。

第二次来武家滩，是十多年前一个初夏。

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即将付梓，书中一篇文章

专门写了武家滩。出版社的一个编辑非常认

真负责，邀了省内一个摄影家来武家滩补拍

书中的一些图片。彼时的潇水河，河水涨了上

来，武家滩一段的河面，茫茫阔阔，宽达千余

米，一片汪洋。那天刚下过一阵雨，山色空蒙，

云雾缭绕。潇水河碧波荡漾，舟来舟往。武家

滩静静散落在山坡上。那位摄影家对武家滩的

风景连连称赞，拍了许多精美的图片。那天，武

家滩的渔民用一道特殊的菜招待我们——坛

腌银鱼。

这个周末，我再次来到武家滩。河上，新架

了两座桥，一座是九嶷河刚出河谷的庙头村，

新架了一座横跨九嶷河的大桥；另一座桥，是

从我们曾经过渡的码头架过去的，更宽。靠山

坡的路边，新建了几栋房子，面江临水。站在房

子前，远山近水，风光尽收眼底。房子前面的小

院子里，种着三角梅、兰花，还有几盆老树桩盆

景。

此时的武家滩，村子里四处是一栋栋红砖

房，窗户巨大，设计新颖。在几处竹林和小树林

后面，还掩映着几栋别墅，欧式的房顶，从竹林

和树叶间露出来。

村子里散落着几条破旧的渔船。长江流域

禁渔后，武家滩的渔民都上了岸，有的去了广

东务工，有的在县城开店，做起了生意。村子后

面的大山，多年没有砍伐，森林郁郁葱葱。

路边的菜园里，一个中年人正在扯大蒜，

紫皮大蒜很粗壮。园子里还有莴笋、大白菜、芹

菜等，长势都很好，看样子，农家肥下得足。我

与他聊了一会儿。中年男人姓郑，是地地道道

的武家滩人。他在县城开了个小超市，还买了

房。父母在县城里住不习惯，待了几天就回来

了。两个老人曾是捕鱼的好手。家里现在还有

些 子、渔网，只是多年不用了。两个老人闲不

下来，养了二三十只鸡和十多只鸭，种了几块

地的蔬菜。

“这些年国家对我们移民真好。我们建房，

国家每户补贴了两万元。”男人说，“我们每个

人每年还可以领到 600 元的直补资金。”

中年男人每个周末都带孩子回来，在武家

滩住一个晚上，陪老人聊聊天，与老人一起锄

锄地。有儿孙的陪伴，两个老人很开心。孙子特

别喜欢吃老人养的鸭子生的蛋。在河里吃小鱼

小虾长大的鸭子，下的蛋个头大，蛋黄红红的，

特别有营养。每次孙子回来，老人都会煎一大

碗。

公路穿村而过，一直通到山那边的庙头

村，两个村子连在了一起。沿路两边新种了几

百亩油茶。有的油茶开着大朵大朵的花，白色

的花瓣，黄色的花蕊，很是显眼。靠近山边，不

知谁种了一片山苍子树。山苍子香味浓，是很

好的香料。山苍子油这几年价格猛涨，两百多

元一斤。武家滩这个村民应该看准了市场行

情。此时这些山苍子树正在开花，浅黄色的花

朵虽然细碎，但一串串一树树，粉嘟嘟地，在武

家滩如黛的山色里十分抢眼。

春光妩媚，武家滩如一幅画，静静呈现在

潇湘大地。

武家滩
陈林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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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浸白泥湖
李四毛

沅水汤汤，一苇以航。烟波九转入梦境，武陵

千载此中藏；柳叶湖风拂金缕，渔箩轻舟问浪沧。

桃花灼灼催春色，诗墙幽幽染斜阳；尤爱囊萤继晷

刻，喜闻夜读照寒窗。

舜帝遗风遍天下，德山有德传善响。天供山月

照禾稻，文明薪火万岁长。刘郎忧乐吟古调，范公

悲欣著文章。陋室生春苔痕绿，五溪渔唱贯云乡。

鸡叫城外灯如昼，号子河街歌绕梁。高腔裂帛穿云

去，低吟丝弦追梦来。

秦人洞天苔封久，桑竹交映岁月长。豁然境界

眼前景，良田美池列成行。铠甲烽烟凝碧血，杜鹃

啼处花犹香。武陵酒熟春风醉，秋收时节蕴丰穰。

津市牛肉鱼米香，擂茶沸水暖人肠。一碗米粉万家

创，炖钵氤氲绕屋梁。

桃源梦，何曾绝？沅澧潮，今又寻。彭头城池证

鸿蒙，星德焕彩太古梦。陈迹斑驳春申阁，马蹄声

远尘烟灭。雄图澧兰香未歇，易代犹存志士节。古

今过客如云散，到此尘心俱皎洁。君看千顷稻浪

翻，畅听德音人为范。柴扉半掩即仙境，何必桃源

辨真诀？心若无尘皆净土，常德便是桃源阙。渔郎

归去莫相问，鸥鹭已飞桃花绽。但看沅水弯弯处，

潮落潮生桃源梦。

桃源梦犹在
牧如

仲夏，村庄的黄昏像一幅暖色的水彩。在

亲戚家早早吃过晚饭，无所事事，上了二楼阳

台，就看到了天边的那一抹晚霞。亲戚家在镇

上，镇不大，丁字街，屋舍参差错落。从敞开的

阳台望过去，不远处是绵绵的山岭，山麓有一

条土路，伸向辽远的山冲。我向来抵挡不住荒

野的诱惑，这群山，这村庄，这土路，仿佛在向

我召唤一样。

我便一个人循着那条土路，闲庭信步。土

路漫不经心，傍晚的风漫不经心。土路浮起轻

尘，细细的尘埃很快就沾满了我的皮鞋。

田畴中有菜畦，支起丝瓜棚、豆角棚。黄狗

在曲曲弯弯的水圳堤岸走过，翘着尾巴，一颠

一颠的，狗尾巴与狗尾巴草在黄昏的逆光中成

了一帧剪影。我也想漫步堤岸，涉足浅草，像那

只无忧无虑的狗狗，但害怕有蛇出没，只好作

罢。山冲分叉，又有山冲，土路也分叉，依山冲

蜿蜒，那橘黄的土路便像极了大树的枝丫，横

陈在大山中。眼见天色渐暗，我便沿着另一条

土路，从另一座山岭的山麓返回了镇上。

若 干 年 后 ，记 不 清 多 久 了 ，至 少 是 10 年

吧，我又一次去了那位亲戚家。也是黄昏，便也

想去土路走上一圈。亲戚说：去吧，打了水泥

路。我知道这里前年发了一次很大的洪水，上

了电视，上了报纸。水泥路是沿着原先的土路

拓宽的，四五米的样子。走了好长一段，皮鞋上

果然少有灰尘。时间尚早，便想比上次走得更

远一些，看看大山的拐角，看看山与山重叠的

部分，看看山的那一边。那糅杂着青草田泥气

息的微风，老友一般，似乎在咋咋呼呼地与我

打着招呼：“嗨，好久不见”。

上次只是远远望见那条水圳，因为怕蛇，

没有踏上水圳堤岸。这次是冬天，蛇已冬眠，不

用怕了，我绕到水圳旁，沿着水圳的堤岸缓缓

行走。两年前的特大洪水，依然在水圳留下了

清晰的痕迹——坍塌后用石头勾缝修复的堤

岸，似在诉说着什么。再往前走，在两条水圳交

汇的位置，我看到了一处新建的水泥坝体。坝

体一侧，有处可停四五台小车的小广场，立着

几块石碑。我停下脚步，仔细打量着。这里既是

两条水圳的交汇处，也是两条水泥路的交会

处。石碑上刻的是捐资修水泥路、水泥坝的人

名，黑色的碑体，红色的字迹，没有文绉绉的碑

记，只有人名与捐款数额。对我而言，那都是一

个个陌生的名字，在那一行行的名字中，我惊

奇地发现，竟然有几位捐了 10 万的，还有几位

捐了 5 万的，当然，捐款 200 的也在其列。我简

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偏僻山冲竟有这么

多出手阔绰的爱心人士。

我努力向冲尾处张望，但目光所及皆重峦

叠嶂，无法窥见大山的全貌，更无法窥见大山

的子民。捐资者只是大山的一个缩影，他们是

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些人中，有土生土长、

泥里刨食的，也有办厂、经商、沿海打拼的。我

更为惊讶的是，这个县原先是上榜的贫困县

呀，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竟融入大时代、藏富于

民了。

暮色渐浓，我择另一条小路折返。冬日的

田畴删繁就简，一群“嘎嘎嘎”叫唤着往家里赶

的麻鸭子打破了村庄的静谧。炊烟起处，老房

子已变成了式样各异的小洋楼，有红顶、蓝顶、

灰顶，像童话城堡。

这是别人的村庄，我无法深入村庄的肌

理。小洋楼旁，有些还留着未拆完的老房子做

杂屋，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居然也毫无违和

感。老人打开院门，一群麻鸭子潮水般涌了进

去。有黄狗溜达，见了像我这样路过的陌生人，

也只是斜睨一眼，并不理会。

大山深处的石碑
胡晓江

拜师礼。 通讯员 摄

拜师帖。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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